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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劳大半生，本可安享天伦之乐。可是孙
增彦比退休前更忙了，这个倔强的人，要完成
一个心愿，寻访烈士家庭。“无数革命先烈为
新中国的成立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但是，
很少有人关注到烈士身后亲人的现状。如果我
这一辈人再不关注，恐怕就没有人知道过去的
事情了。”孙增彦说。

近日，记者来到青岛市黄岛区九顶山小区
孙增彦的家，但见他家的书房里堆着《第三野
战军战史》、《淮海战役》、《粟裕回忆
录》、《淮海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
忆》、《济南战役》、《中共胶南地方史（一
卷）》等党史、军事史研究资料。这是他必备
的精神食粮。

他一边小心地翻阅着自己手写的采访笔
记，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他走访的130位烈士家
庭的情况，一边饶有兴致地向记者讲述了自己
长达6年的探访经历。

“我是烈士家属”

1983年夏天，石油部第七工程公司大连项
目工程处的几名工人利用休息时间聚在一起侃
大山。这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小伙子们第一次聚
在一起聊人生。年龄最长的孙增彦率先介绍，“我
叫孙增彦，来自山东胶南，父亲是一名烈士。”

孙增彦的父亲，名叫孙万秋，排行老三。
他自小聪颖，在兄弟三人中出类拔萃，私塾九
年，读尽“四书”、“五经”，练就一手好算盘，凭着
两手同时打算盘的硬功夫，得到当时胶南县城一
家大商号老板的器重而担任主管会计。

1947年夏天，本来组织上安排孙万秋二哥
去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孙万秋担心二哥脾气
暴躁，怕到了部队惹事，遂决定替二哥从军。
孙万秋于1947年农历七月三十穿上军装上了前
线，依次参加了诸城、平度、高密、胶州、莱
阳等战役。

1948年11月14日，孙万秋牺牲于淮海战役第
一阶段碾庄战役的彭庄战斗中，年仅二十四岁。

由于当时的通讯条件并不好，孙万秋牺牲
的消息一直到1950年冬天才传递到孙增彦的家
中。全家人盼星星盼月亮最终却只盼来了一张
由山东省政府颁发的烈属证书，上面有时任山
东省政府主席康生以及副主席郭子化的签字。

得知孙万秋牺牲的消息，孙增彦一家陷入
了极度悲痛当中。当时还不到三岁大的孙增彦
并不知道怎么回事，只是跟着一起哭。从此之
后，孙增彦只能与母亲相依为命。

“刚开始还好，二大爷一直帮忙，我也没
有体会到没有父亲的烦恼。”孙增彦回忆说，“二
大爷之所以心甘情愿地帮我们母子，是因为我父
亲是代替他参军的。”但是到了上世纪60年代初，
赶上大饥荒时代，人们都是吃不上喝不上的，谁
也顾不上谁，“没有水喝，我母亲就挑着水桶去一
里外的井里提水，她是小脚，走路歪歪扭扭，本
来就费劲，再挑上两桶水，就更费劲了。”

除了生活中的艰辛，父爱的缺失也让孙增
彦备受煎熬。“文化大革命”时，学校分“红
五类”、“黑五类”。孙增彦说，“我是烈士
子弟，按理说应该是‘红五类’，但是因为姥
爷是地主，红的不算黑的算，就被打成‘黑五
类’，被人批斗。当时，很多人都有爸爸来看
望他们，但是我却没有。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
没有父亲的无助，也意识到自己原来是个没有
父亲的孩子。”

也正因为是“黑五类”的缘故，学习成绩
非常优秀的孙增彦错失了考大学的机会。1968
年，孙增彦从胶南一中毕业后，按照当时的政
策，回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直到1976
年底，由于国家照顾烈士子弟，他才端起了
“金饭碗”，在石油部第七工程公司找到了一
份工作，从农民变成了工人。

后来，公司在大连有一个工程项目，孙增
彦被调往大连工作。1986年经过刻苦努力，他
获得了山东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首批大专毕业
文凭。

孙增彦的个人经历引起工友们的巨大兴
趣，有一名工友表示，“增彦，你的经历我们
听了都很感动，不如把经历写成小说吧。”虽
然工友只是随便一说，但是孙增彦却把话记在
了心里。当时，孙增彦就下定决心，“退休之
后，就去实现这个愿望。我不仅要写我自己，
更要写和我同命运的人，让更多的人关注这个
群体。”

“骑自行车满胶南跑”

尽管孙增彦早在1983年就产生了寻访烈士
家属的想法，但一直没有实施。1989年5月，孙
增彦调回山东，在青岛开发区工作。回到老
家，他寻访烈士家属的愿望更迫切了。但因为
要养家糊口，还抽不出时间来寻访。直到2008
年底，从工程岗位上退休的孙增彦才有了大把
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

全中国有数以千万计的烈士，该怎么下
手？从何处下手？思考再三，孙增彦决定将范
围缩小到家乡胶南的农村。

他说：“我是农村长大的，母亲也是在农
村把我拉扯大的，非常不容易。推己及人，我
想知道那些在农村和我同命运的人，他们现在
怎么样？就想着一定要去看看他们。再就是考
虑到经济因素，我只能从身边的人开始。”

刚开始，孙增彦只是以电话形式采访。孙
增彦回忆说，“第一个开始采访的对象是在
2009年底，我记不太清楚具体是哪一天了。最
早从我初中的同班同学开始，他父亲就是烈
士。经过和朋友打听，知道他在胜利油田工
作，就马上打电话了，当时谈了一个多小时，
收获很大，也很有成就感。”

孙增彦觉得，打电话虽然也能获得很多信
息，但是不如面对面交谈更能直观、深入了解
他们的情况。从2010年春天开始，孙增彦决定
登门拜访，并且给自己制定了100人的目标。

为了减少费用开支，孙增彦专门去买了一
辆自行车，他说，“骑自行车最合适，既省钱
又方便，还可以锻炼一下身体。”

另外，为了更好地记录烈士家属的生活现
状，孙增彦又自费买了一部数码相机。

每天早晨天刚亮，孙增彦就开始收拾行
囊，简单吃点早餐后，就骑着自行车出发了，
“近的一般半个多小时就到了，远的就可能一
个小时甚至更长。”

孙增彦采访烈士家属时，总是习惯性脱口而
出，“我们是同命运的人。”不管是家庭状况好的
还是家庭状况孬的，因为都是烈士家属，大多数
人听到这句话都是暖暖的，“因为共同的命
运，我们的距离一下子就被拉近了。”

忙活半天之后，孙增彦也不好意思在别人
家吃饭。每次都会找个借口去找个地方一个人
吃点。

孙增彦说 :“我吃饭也很简单，两个馒头，一
个胡萝卜或者一根黄瓜，再从家里捎着一壶水，
到了中午，他们会留我吃饭，我就马上撒个谎说
村里还有个同学已经说好了在他那里吃，实际上
是去村头没人的地方垫垫肚子。”

一次偶然的机会，孙增彦去原胶南市民政
局办事，看到了一份烈士名录。上面记录了原
胶南市两千多名烈士的名字及住址。这对于此
前毫无头绪的孙增彦来说，如获至宝。他马上

和民政局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复制了一份。此
后，孙增彦找人就按照这份名录去找，“里面
烈士有两千多人，我只选择和我父亲差不多年
份入伍的烈士。”

再后来，孙增彦又听说青岛早就有一个英
烈网，网上全面的信息让孙增彦大开眼界，
“从名录上只能看到某某村某某烈士，但是哪
个部队的，在哪里牺牲的，都没有。上这个网
一查都很清楚，就按照网上给的地址去访
问。”

但是对于已经年过六旬的孙增彦来说，使
用电脑上网，似乎是不小的障碍。为了能够更
多了解相关烈士的信息，孙增彦只能现学，开
始就是“一指禅”，后来已经可以熟练上网浏
览。

他们需要关爱

2012年，孙增彦走访胶南市柏乡镇常家
庄，去拜访滨北独立一团二营三连牺牲烈士孙
玉茂的儿子孙喜秀。

可是左打听右打听，村里的人竟然不知道
有这户人家。直到遇见一位村里负责打扫卫生
的老人，这才有了眉目。

当孙增彦看到孙喜秀本人后，眼泪差点流
了出来。破旧的屋子里只有一位疾病缠身的老
人躺在炕上，头发乱糟糟地蓬松着，大概有半
年没有理发了。在他身边有一床破破烂烂的被
子。

很难想象眼前这个人就是烈士孙玉茂的儿
子孙喜秀，更想不出在大炼钢铁的时代，孙喜
秀还是生产队长。

孙增彦试图用那句百试不爽的问候语“我
们是同命运的人”与其打招呼，但是并没有得
到孙喜秀的回应，因为年过七旬的他已经失聪
多年，根本听不清别人讲话。

无奈之下，孙增彦只能和打扫卫生的老人
交流。老人介绍说，“孙喜秀有三个儿子，但
是都忙。本来小儿子出了车祸，和他一起住，
好了之后就出去打工了。他一走，家里就剩下
老头自己。以前老孙在暖和天时还能够上街买
个馒头，没有卖馒头的时候就去门市部买饼
干，根本吃不上菜。老头一年的生活费全靠政
府发的一千多块钱。”

孙增彦听后，心里很难受，也不知道该如
何是好。临走之前，孙增彦掏出自己兜里仅有
的一百块钱塞给了孙喜秀。结果，孙喜秀一点都
没有推辞，就拿过去了。孙增彦说，“如果不是非
常困难，谁会这么在乎一百块钱，在农村，大家都
很要面子，但是他一句话都没有推辞。”

之后，孙增彦又去了一次常家庄探望孙喜
秀，还特意买了一把推子来给他理理头发。

或许是孙增彦的做法感动了孙喜秀的儿
子，后来孙喜秀不小心骨折了，他的三个儿子
开始轮换赡养老人。孙增彦说：“我一直和他

在外面打工的小儿子保持联系，听他说，大
哥、二哥轮换养，他自己回不去，就每月给大
哥、二哥钱，让他们帮忙照顾。”

孙喜秀还有政府发给烈士家属的每月一百
多块钱，同样年过七旬的徐瑞莲就没有那么好
运了，当孙增彦去她家拜访时，她正在放羊。

原本徐瑞莲也应该是烈士家属，她的父亲
徐德江在原藏马县民兵一大队的一次战斗中牺
牲。在父亲牺牲后不久，她的母亲又因病去
世。在家中无人照顾的情况下，徐瑞莲被家住
胶南琅琊镇的姥姥收养。从此，烈属待遇也随
之消失。

据徐瑞莲回忆，在她小时候，曾经被邀请
去读烈士子女小学，但是她母亲不让她去。

孙增彦说，“他们村里活着的老军人，还
曾经联合出示证明，证明徐瑞莲父亲是烈士。
他父亲是运送粮食的民夫，徐瑞莲是夫属。同
样是出夫，有的人成为了烈士，有的人就不
是。徐瑞莲十岁就没有了母亲，她姥姥把她带
大，到了另外的公社，从此烈士的事就不了了
之了。”

徐德江虽然没被追认成烈士，但是村里人
都知道，因为不少人是和他一起去送粮，目睹
了他怎么死的。没有烈士证，村里就自费来照
顾他的女儿徐瑞莲。

烈士的弟弟张赞培

到烈士张环培家寻访，孙增彦先后去了五
次，最早的一次是2012年，他见到的是烈士的
弟弟张赞培，一个心地善良、正直的人。

张环培是原胶南县海崖公社顾家崖头大队
人，1927年生，1947年5月参军，战士，生前所
在部队是华野七纵十九师五十六团，1948年4月
（青岛市英烈网记载，孙增彦考证应是5月底）
牺牲于山东泰安。

孙增彦查资料发现：泰安战斗是华野山东
兵团（曾称东线兵团、内线兵团）根据中共中
央军委指示，自1948年5月29日发起至7月15日结
束的津浦路中段战役的一部分。5月29日晚，在
许世友、谭震林的指挥下，鲁中军区围攻泰
安，七纵在泰安以南、十三纵在泰安以北，准
备打济南、兖州的援敌。泰安敌军迫于我军威
力弃城逃跑。同月30日，山东兵团收复泰安、
新泰两县城。张环培就是在这两天牺牲于泰安
的。

共和国诞生那年，老父没接到烈士证，第
二、第三年仍没见到烈士证，第四、第五年还
没有烈士证……老父断定张环培活着，一定活
着，八年，九年，都平安无事过去了。

张环培烈士牺牲的第十个年头，父亲收到
了儿子的烈士牺牲证明书。巨大的失望像暴风
骤雨袭击着父亲，袭击着这个家。

“环培结婚刚满一个月的妻子，送夫参军
时，盼的是丈夫早日打完仗回家，男耕女织，
过上团聚安稳的日子。待到村里一块参军的青
年有的回家了，尽管残疾；有的虽没回家，却
有了在某日某地牺牲的准信。丈夫既没回家，
也没死信，那就该是活着。日日盼，夜夜盼，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十年可是三千六百五十天
啊。须知妻子才二十九岁啊。原来‘盼’字竟
然是如此折磨人的字眼，又经过数月思索，妻
子决定舍弃待自己如女儿的公婆，带着抹不去
的伤痛，改嫁到远处去。”孙增彦深情地说起
他寻访的感受，“男人牺牲了，妻子难到什么
程度，无法形容。”

得知儿子牺牲的当年，烈士的父亲经受不
住打击，不幸病逝。5年后，烈士的母亲撒手人
寰。撇下十四岁的孤儿、烈士的弟弟张赞培。
原胶南县民政局自赞培成为孤儿那天起，每月
发放四元钱抚恤金，一直到十八周岁。

孙增彦说：“张赞培远嫁青岛西镇的姐
姐，打算把弟弟接到他们家居住。姐夫担心这
么小的小舅子和自己的孩子们打架，恼怒了再
回老家反而不好。没想到，小小年纪的赞培很
懂事，在姐姐家里，很让人省心。可是姐姐家
只有一间屋，孩子们睡吊铺挤不下呀。”

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还是得回家居
住。最现实的困难是做饭。张赞培向邻居学习
怎样煮地瓜干，怎样洗菜、切菜、炒菜；怎样
节约使用平均每月只有半斤的花生油；为了节
省柴草，怎样在锅底炒菜，箅子上馏饭。从生
一顿熟一顿，饥一顿饱一顿地瞎凑合，慢慢地
到顿顿能吃上热饭、熟饭。

在上世纪60年代初大饥荒岁月里，当地农
村供应地瓜干的标准是十天四斤，每十天供应
一次。为了让半大小子张赞培多吃点，大队干
部想方设法给他每次多三斤。

1964年，大队干部安排张赞培任大队油坊
的会计。十五周岁的会计，在当年的海崖公社
乃至更大的范围，恐怕是最小的了。

那时，每斤花生米的加工费含税是二分二
厘二毫五，税要等打完油后一次性缴纳。头一
年缴税前，唯恐出错，张赞培在家算了又算，
直到自认为确凿无误了才去公社税务所。税务
员老刘噼里啪啦打完算盘，报出的数比他预先
算好的数少了整整十元钱。张赞培很有把握地
告诉他：“你算得不对。”老刘用疑惑的眼光
看着张赞培，反问道：“不对？”张赞培点了
点头。他很不情愿地低下头又算起来，噼里啪
啦，噼里啪啦，连算了三遍，离开座位，税务
员老刘走到小赞培面前用吃惊又赞赏的眼光看
了一会，摸着他的头操着外地口音连声夸奖：
“你这个小孩真好，你这个小孩真好。”

“十元钱，如今在很多人手里不算什么，
可那时能做一身相当不错的衣服！张赞培真是
个称职的好会计，做到了分文不差。”孙增彦
说。

当了两年小会计，大队干部派张赞培回生
产队任保管员。这个官不大，可是个地地道道
的实权派，钱、粮、物样样都管。

张赞培对孙增彦回忆：“保管员，我一干
就是十八年，直到1983年实行土地大包干。这
可不是我赖着要干的，一年一年都是我们生产
队二百口子人投票选举的，不干都不行。叉把
扫帚扬场锨，铲头犁子使牛鞭，哪样不得我
买？听说现在为公家买东西索要什么‘回
扣’，真是不可思议。我当年别说‘回扣’，
恨不得一分钱掰开两半花，节省再节省。虽然
当年经济不发达，每年经手现金不多，可十八
年俺可没出过一分钱的差错。”

艰难岁月，把张赞培打磨成一个豁达的
人，什么事情都看得很开。当孙增彦访问起母
亲的死因时，六十六岁的张赞培很坦然地回
答：“和大哥牺牲没大有关系。”

“多么好的烈属，我们怎么能忘了他们
呢。”孙增彦感叹。

“下一步，寻访全国范围烈属”

孙增彦早在2014年就已经完成了寻访100名
烈士家属的目标。但是，他并没有停止脚步，
至今，孙增彦已经拜访了131名烈士的家庭。

对于孙增彦的举动，家里人一开始非常不
理解，儿子不止一次地劝他不要再干这些费力
不讨好的事情了，“别人退休了，都是在家里
享福，他退休了，却非要去受罪。”

全家人都清楚老孙的脾气，只要是他认准
了的事情，十头牛也拉不回来。慢慢地，家里
人也就习惯了，儿子还专门为孙增彦买了一个
大水壶。

不仅仅是家人不理解，孙增彦的朋友也觉
得他是“多管闲事”，当然也有人对他的行为
表示认同，“增彦，我们退休了光耍了，你这
退休了还干这么有意义的事。”

但不管是质疑声也好，支持声也罢，孙增
彦都不在乎，“我只是要实现若干年前的愿
望。其实生活上并不感觉苦，这毕竟是自己感
兴趣的，每了解一户家庭，都很有成就感。费
用上，我紧巴着花，再就是我家庭条件允许，
就是把我的养老退休金都搭上呗。”

孙增彦说，“下一步我计划在全国范围内
找，现在我有经验了，先去档案馆查阅。”

让孙增彦感到欣慰的是，2012年清明节，
他从淮海战役纪念馆的《华野六纵烈士名录》
上发现了父亲孙万秋是“中共党员”的信息，请纪
念馆出具证明，上报省民政厅，2014年换发烈士
证，父亲的“中共党员”身份写入了新证。

孙增彦还说，“我希望将来有机会能够把
这些烈士家庭的情况写成书，让更多的人关注
这个群体，也让更多的人来帮助他们。”

父亲牺牲时，他出生仅8个月零25天。作为烈士遗孤，他继承父亲遗志，无论是当农民，还是当工人，无论是在央属
企业，还是在地方国营企业，他都踏实肯干。后来，他一步步成长为高级工程师。2008年退休后，他利用6年时间，探访
了130余位革命烈士的家庭，饱含深情地记录烈士事迹，慰问烈士遗属，自觉弘扬烈士精神。他叫孙增彦，本报记者日
前在青岛专访了他。

孙增彦：希望更多的人关注烈属群体
□ 本报记者 逄春阶 王磊

奥朗德宣布
法国处于战争状态

法国总统奥朗德在参
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宣布将
要继续对叙利亚伊斯兰国
组织进行军事打击。他表
示，法国目前处于战争状
态，这不是一场文明的战
争，法国打击的是与全世
界为敌的圣战分子。

美国博物馆买下
中国古宅重建

美国迪美博物馆收藏有
大量东亚艺术精品，其中最
令该馆引以为傲的就是荫余
堂。1997年，美国人到安徽
黄村买下荫余堂，拆下一砖
一瓦，原封不动搬到美国。
据悉建成后第一天排队参观
的人数就上万。

英国性感辣模车手
逐梦漂移赛场

拥有完美身材的性
感女模Michelle Westby
却一直想要在男人的世
界里闯出一片天。她的
目标是成为一名漂移赛
车手。

新西兰一女模特
一次吞吃22个汉堡

新西兰奥克兰市22岁的美女
模特内拉·梓塞尔在一小时之内吃
下22个巨无霸汉堡，这些食品的
热量超过1 . 2万卡，重量达到10 . 6
磅(约9 . 6斤)，相当于一个初生婴
儿的重量。

王磊/摄影
孙增彦向记者介绍他调查整理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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